
这是一列呼啸而行的高铁。
旁边的男子打开背包，翻出一本

书放在膝上。芸岚下意识地用眼角
余光扫视了一下那本书。哦，奥地利
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名作《一个
陌生女人的来信》。哦，巧了巧了，这
也是芸岚喜欢的小说。

别人都在玩手机、刷抖音，唯有
芸岚和那男子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静
静阅读纸质书。

“这本《镜子的故事》是奥地利女
作家伊尔莎·艾兴格的作品。我也很
喜欢！”芸岚的书不慎滑落，年轻男子
弯腰捡起时说。两人由此交谈起来。

芸岚是中途下车的。而那个名
叫梓君的年轻男子，继续向最终的目
的地广州赶去。

夜深了，躺在床上还未入眠的芸
岚听到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是添加
好友后的梓君发来的，他报来平安并
盛情相邀：“我已到广州，欢迎你来我
处做客！”

不得不说，在那看似短暂的相处
中，两人感到了亲切和坦然，仿佛早
已相识多年。

“好的。等我放假了，去找你！”
林峰又来找芸岚了。
林峰算是个比较成功的生意人，

样貌不错，又有钱，是众人眼中那种
不错的对象。可是，只有芸岚知道，
她其实对林峰感觉如同陌生人。他
请她吃饭玩乐，并且三句话不离他的
生意经和形形色色的狐朋狗友，给芸
岚的感觉也是将她视作花瓶，在一帮
哥们儿面前炫耀。

芸岚出公差去广州，顺便问了梓
君是否有空为她当导游，梓君欣然同
意。几次出游中，梓君处处精心照顾
和呵护着芸岚的感受，行为得体、言
谈有度，芸岚感觉他和林峰形成了强
烈反差。

“我爷爷奶奶都是当年随解放军
进入广州的南下干部，如今都已不在
了；父亲是政府机关干部，母亲在社
区工作，家庭结构比较简单。”临别前
的那天，梓君在闲聊中将自己的家庭
状况和盘托出，“大学毕业后，我选择
了自主创业，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
文化传媒公司。”

“那，那冒昧地问一句：梓君，你
有女朋友吗？”这句话被芸岚大胆问
出口时，她呀，几乎按捺不住胸腔里
剧烈的心跳。

“有过，又吹了。”梓君的情绪顿
时变得低落，“在广州留学的一名老
外，对我的前女友展开猛烈追求……
现在，定居在苏格兰的她，已是两个
娃的妈了。”

回家后，芸岚明确地拒绝了林
峰，然后给梓君发了条信息：“梓君，
单身且和别人没有一丝一毫暧昧的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做我
的男友？”

没多久，梓君的回音来了：“芸
岚，谢谢你！我没有勇气对你说的
话，被你勇敢地挑明了！我郑重地对
你承诺：我愿意！我要做你这辈子最
靠谱、让你最有安全感的男友！”

两年后，新婚的芸岚、梓君特意
拿着初遇时他们各自所读的书，拍下
了一张浪漫而温馨的合影。

一
结婚以后，吕斌显露出了他

挥霍浪费甚至“啃老”的真面目。
吕斌的父母退休前是普通工

人，他和已经出嫁的姐姐都是普
通职员。我在一家企业做内刊编
辑，习惯了自己赚钱买花戴，从来
没有过问吕斌的日常消费。

婚后我发现，吕斌逢年过节
不孝敬父母分文倒也罢了，还经
常向老人要钱，公公和婆婆有一
半的退休金都被他“蚕食”去了。

我们住的是老房子，遇上开
关坏了、水龙头漏水什么的找吕
斌，他总扔给我一句“给我爸打电
话”。我一个做儿媳妇的怎么好
意思麻烦老人，只有自己动手，一
双握笔杆子的手遭了不少罪。

一家子在一起吃饭聚会，我
让吕斌干点活，他就扯着嗓子喊
他妈。听到儿子的召唤，婆婆屁
颠屁颠地忙东忙西。

我和吕斌结婚好几年了，生
活水平不升反降，两口子的财务
状况一塌糊涂，家里的积蓄从来
没有超过五位数。

吕斌好玩，闲时喜欢打打小
麻将，花费不小。他这人又好面
子，吃穿用度直指名牌。他还是
个数码控，一有新产品面世，就想
方设法鼓捣到家里来，又特别喜
新厌旧，像小孩子一样没玩几天
就扔在一旁不稀罕了。我一看到
书房里他心血来潮买的那些数码
相机、平板电脑、手机等就头大，
气不打一处来。

二
婆婆出门买菜，在菜市场不小

心摔了一跤，就摔成了粉碎性骨
折。在医疗费面前，积蓄都不过是
杯水车薪。吕斌手里没钱，自告奋
勇出去借，昔日里那些狐朋狗友没
有一个伸出援手，这下，他成了霜打
的茄子——蔫了。我二话没说，向
娘家求援，给婆婆交了住院费。吕
斌郑重其事地说：“老婆，以后我肯
定加倍还你！”

婆婆病愈出院后，我召集公公
婆婆开会议，提出不能任吕斌继续
巧取掠夺下去了。公公和婆婆连连
点头称是。宠儿如杀儿，他们何尝
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为人父母，
关键时候就狠不下心来。

我到银行开了一个夫妻联名账
户，对吕斌说：“从这个月起，我们把
各自工资的二分之一存入账户，作
为赡养老人、抚养儿女的家庭资
金。”经历了母亲住院这一劫，备受
打击的吕斌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我
们夫妻俩互相监督，按月存钱，谁都
不能偷奸耍滑。

刚开始，吕斌非常不习惯，联名
账户只能看不能动，他花钱没有那
么自由了。以往吕斌手头一紧，就
回家和他妈磨，他妈就塞给他钱应
急。现在他再回家“敲诈”，公公和
婆婆不吃他这一套了。

公公实打实地告诉他：“别老打
我和你妈那点退休金的主意，我们
常年吃药，手底下剩不下几个钱。
攒几个养老钱，也是为了不给你们
年轻人增添负担。”

婆婆也狠着心装聋作哑，不管是
经济上还是家务上，不再对儿子大包
大揽。

三
家里的大事小情，我和吕斌不再

各自为政，水、电、天然气及电话费
等，我交一个月、他交一个月；每周去
超市采购生活日用品和蔬菜水果，我
都拉上吕斌一同去。

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记流水
账。有一天，吕斌翻着记账本对我
说：“这些小钱日积月累算下来还不
少呢！”我趁机向他灌输：“钱是赚出
来的没错，但财是理出来的。老公，
你理财的能力肯定在我之上。”我又
故意经常这样夸他，让他飘飘然。

在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吕斌慢
慢地学会了开源节流。他发现我在
商场换季打折时给他买的外套、鞋
子，丝毫不比他以往买的正价商品
差，后来干脆把一年四季添衣置装的
事一股脑地交给了我。

吕斌还把那些多余的数码产品
拿到朋友的网店卖，又利用他的专业
技术找了一份兼职，赚些小钱补贴生
活。眼看我们的生活慢慢上了正轨，
我开始计划生孩子。

在父母面前，我们都是长不大的
孩子；在爱人面前，我们可以撒娇卖
乖、肆意妄为。但是当父母老了，当
爱人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慢慢变
得坚强独立，给父母和爱人撑起一片
天空。婚姻中双方不共同成长就难
免一起沉沦，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吕
斌都顺利成长了起来。

◎吴明松

“巨婴”改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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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死，无论病痛

◎舒曼

爱书人

看到一个视频：女儿在整理
母亲遗物的时候，找到一本泛黄
的日记本，里面夹着几十片银杏
树叶，叶片上写着对早年故去的
老伴的思念：“想你了，老头。”“你
已离开我们五年了。”“今年春天，
我们家又添了个大胖孙子”……
片片银杏叶、浓浓相思情，相信他
们在另一个世界团聚时，定然会
相视而笑，携手并肩。

想起朋友跟我说过的故事。

他的父母退休后，拒绝搬到城里和
他一起住，而是留在生活了大半辈
子的小县城。前年，他的老父亲患
了阿尔茨海默病，几乎忘光了身边
的亲人。一次，他面露急切地问自
己的老伴：“大妹子，你看见我的老
伴了吗？”这一问把他母亲弄得哭笑
不得，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你在找
老伴啊！那你说说看，我是谁啊？”
他老父亲吃力地辨识了一阵，说道：

“你是村口的小芳姑娘吧？”这一下

把他母亲逗得前俯后仰。可不太科学
的是，他母亲59岁生日的那天，他的
老父亲竟记得真切。晨光中，他老父
亲起个大早，下厨为他母亲煮了碗面。

一朝相识，一生相守。不管是银
杏树叶寄托的绵长思念还是老来伴
之间的逗趣时光，无不诉说着人间真
爱。岁月如流，时光踏韵，这样的深
情必将被浸染成一抹亮色，即便在风
雨如晦的日子里，依旧闪耀着爱的光
芒，留下暖暖的痕迹。

◎徐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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